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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国家建构中的部落问题及其影响*
＊?

韩志斌 薛亦凡

内容提要 约旦国家建构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先后经历了内源型国家建

构———部落与费萨尔民族政府的合作，外源型国家建构———部落与英国委任

统治当局的政治角力，内外力量竞逐与合作下的国家建构———英国和以阿卜

杜拉为首的阿拉伯部落精英之间的合作、较量与博弈三种形式。在此期间，

部落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既是巩固约旦国家建构的凝合剂，也是消解约

旦国家建构的主力军，关键在于约旦国家与部落之间逻辑互动的方式和程度。

部落首领将家族财富与哈希姆家族紧密相连，既关系着约旦的平顺发展，也

为国家的繁荣竭力付出。换言之，约旦部落和国家之间逐步形成一种共荣共

生、相互扶持的逻辑关系，并不断形塑着约旦的国家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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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构 ( State － building) 是传统政治学国家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指

国家功能性的制度建设与政治机构的创设。关于国家建构有 “内源型”和
“外源型”两大理论流派。内源型国家建构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查尔斯·蒂利，

他认为国家建构等同于国家形成，是指 “国家对于社会的权力强化过程”。①

外源型国家建构理论代表是弗朗西斯·福山，他认为国家建构是国家能力的

建设，是由外部行动者实施的，目的是建立新型的政府机构。② 由于族裔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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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教派林立，加上独特的地理位置，中东地区的国家建构具有复杂性与多

层次性，而约旦的国家建构表现得尤为明显。约旦国家建构先后经历了内源型

国家建构、外源型国家建构和内外力量竞逐与合作下的国家建构，兼具内源性

和外源性两大特点。一方面，约旦国家建构以阿拉伯人为主体民族，以部落为

社会基础，政治合法性来源于圣裔家族，即约旦王国的缔造者哈希姆家族是先

知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及其丈夫阿里的后代; 另一方面，作为外源性主体的

英国与约旦国家建构密不可分，没有英国的介入，约旦国家建构是不可能完成

的。但不管是内源型还是外源型，约旦的国家建构都与部落问题密切相关。

关于约旦的部落和国家建构问题，国外已有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一是关

注约旦部落的历史发展。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教授安德鲁·施洛克
( Andrew Shryock) 曾在约旦和也门进行田野调查，收集了较多一手资料。他

融合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记录了约旦部落的历史变迁。① 约旦学者艾

布·沙阿尔和信德·哈塞努梳理了奥斯曼帝国时期约旦河以东的历史 ( 1516 ～

1918年) 。② 瑞典学者拉尔斯·瓦哈林 ( Lars Wahlin) 从历史地理学出发，对

约旦拜勒卡地区的部落进行了系统研究。③ 二是强调部落在约旦国家建构中的

作用。美国学者保罗·A·朱迪尼 ( Paul A. Jureidini) 和 Ｒ·D· 麦克劳林
( Ｒ. D. Mclaurin) 着眼于社会变革对约旦部落的冲击，关注部落在国家建构中

发挥的政治作用。④ 美国人类学家琳达·L·莱恩 ( Linda L. Layne) 认为，部

落在塑造约旦民族认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⑤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乌

兹·拉比 ( Uzi Ｒabi) 通过研究 “部落谢赫”的地位，分析了约旦国家政权

与部落联盟之间的关系。⑥ 约阿夫·阿隆 ( YoavAlon) 对约旦的部落问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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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深入研究，成果卓著。① 他探讨了约旦部落、英国殖民主义力量对现代约旦

国家形成的影响，认为部落主义是约旦民族认同的组成部分。② 相较之国外，

国内学者对约旦部落关注的较少，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约旦民族国家建构、

约旦与巴勒斯坦的关系等问题。③ 本文主要利用阿拉伯文和英文的相关文献，

系统梳理部落在约旦国家建构中的历史流变、发展脉络及其现实影响。

约旦部落的基本特征

约旦社会主要由部落构成。直至 20 世纪初，约旦地区的民众仍过着游牧

半游牧的部落生活，定居者寥寥。约旦部落是建立在亲缘关系基础上的群体，

依靠父系血缘划分支系，具有较强的凝聚力。部落群体由一位部落首领领导，

重视集体荣誉，团结一致。部落为各分支分担生存压力，提供社会生活所需

的安定环境。约旦部落集中分布在约旦河东岸地区。阿杰隆省、拜勒卡省、

卡拉克省是部落人口的主要聚居地，仅拜勒卡省就有 30 多个部落生活于此。④

这些部落民大都信仰伊斯兰教，也有一些小部落民信仰基督教。规模较大的

部落有 5 个，即萨克尔部落 ( Sakhr) 、胡维塔特部落 ( Huwaytat) 、阿德旺部

落 ( Adwan) 、马贾利部落 ( Majali) 及哈桑部落 ( Hasan) 。萨克尔和胡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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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是约旦最重要的部落，它们规模庞大，拥有独立武装。胡维塔特部落的

活动范围从约旦中部的塔菲拉向南延伸。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部落民依靠

贩卖骆驼从英国人手里赚取黄金而身价倍增。① 其部落土地大多直接租给农

民，而部落民本身则过着游牧生活。萨克尔部落的领地在约旦北部，部落民

以游牧为主。整个 19 世纪，萨克尔部落逐渐向阿拉伯半岛北部迁移，最终选

择了约旦河东岸地区。他们冬季居住在沙漠地带，夏天则迁居至拜勒卡东部

以及阿杰隆地区。是沙漠中最富庶、最强大的部落之一，拥有数千名部落战

士。② 从 19 世纪开始，萨克尔的部落谢赫开始收购耕地。到了 20 世纪，他们

控制了拜勒卡的大部分地区。这些部落民放牧绵羊和骆驼，将土地租给农民

耕种，收取实物租金。在外约旦时期，萨克尔部落累积财富，成为约旦地区

势力最强大的部落之一，在安曼也极富影响力。部落谢赫米斯卡尔·法伊兹
( MithqalFayiz) 是全国最大的土地拥有者，该家族也是哈希姆王室最亲密的部

落盟友。这两大部落对约旦统治者意义重大，能够获取他们的支持是国家稳

定的关键。

从整体上看，约旦部落具有以下重要特征: 第一，约旦部落属于在依附

原则下的平等型部落。中东地区地域广阔，不同的社会基于不同的历史、政

治、经济和文化条件，形成了不同的部落类别。按照查尔斯·林霍尔姆
( Charles Lindholm) 的观点，这些国家的部落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以阿拉

伯贝都因部落和阿富汗普什图部落为代表的平等型部落; 另一种是以中亚、

土耳其和伊朗部落为代表的等级制部落。③ 约旦部落是阿拉伯部落的典型代

表，属于查尔斯·林霍尔姆所说的平等型部落。约旦部落在依附原则下进行

结盟，拥有自己的土地。一些部落领地广阔，实力雄厚，也有一些部落领地

狭小，人口较少，需要依附大部落而求得生存。④ 在小部落依附大部落时，前

·121·

①

②

③

④

Mary Christina Wilson，King Abdullah，Britain and the Making of Jorda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 58.

Norman Lewis，Nomads and Settlers in Syria and Jordan，1800 － 198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 124.

Charles Lindholm， “Kinship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The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History and Society，Vol. 2，1986，pp. 334 － 355; ［美国］ 托马斯巴菲尔德: 《中
亚视域下的部落与国家关系》，杨张锋译，载《中东问题研究》 ( 现更名为《中东研究》) 2019 年第 2
期，第 99 ～ 126 页。
［约旦］ 艾布·沙阿尔、信德·哈塞努: 《奥斯曼帝国时期约旦河以东的历史，1516 － 1918》

( 阿拉伯文) ，约旦历史写作最高委员会，2001 年版，第 20 页。



西亚非洲 2020 年第 1 期

者需要向后者缴纳一定的 “呼沃” ( khawa) ①，即 “保护费”。这种 “保护

费”又名“兄弟税”，实际上成了部落依附和亲缘关系的物质化象征。但依附

并不意味着地位不平等，部落内各分支在相互平等的原则下进行合作。各部

落地位平等，相互交往与互助，共同使用部落土地和水源，促进了地区内的

贸易交往和情感交流。

第二，按照财富多少，约旦的部落存在着不同的类型。约旦部落中财富

最多的是养殖骆驼的游牧部落，它们是部落中的贵族。饲养绵羊和山羊的游

牧部落稍逊一筹，财富最少的是从事农业和土地耕种的部落。② 山羊不适合长

途迁徙，饲养山羊的部落仅能够在一个狭小的牧场放牧。因此，养殖骆驼的

部落处于财富金字塔顶端，他们掌握更多生活资料，拥有广阔的生存空间。

约旦游牧部落和定居人口的商业互动构成一种共生关系。部落可以到邻近市

场销售畜产品，所得收入用于购买诸如服饰、粮食、蔬菜、水果等生活

用品。③

第三，争斗与冲突是约旦部落间资源、实力消长的重要路径。部落间也

会产生对抗，造成暴力冲突。在干旱季节，基于水源的缺乏和放牧需求会迫

使部落入侵对方的领地，发生部落间冲突。在此过程中，牧场和水源频繁易

手，部落由此参与自然资源的重新分配，这也是部落的重要收入来源。由于

不同部落间实力的差异，实力较强的部落凭借冲突之机，劫掠其他部落领地，

因此劫掠成为部落扩张自身势力、建立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正由于约旦部落繁多，社会结构复杂且不易控制，部落冲突持续不断，

因此如何整合部落力量、调和部落利益以及推动部落对国家的接受和认同，

成为约旦国家建构中难以逾越的难题。

部落与费萨尔民族政府的合作

现代约旦的创建者属于先知穆罕默德嫡系后裔哈希姆家族。1908 年，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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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曼青年土耳其党执政后恢复了哈希姆家族成员侯赛因·伊本·阿里的圣裔

身份，后者就任麦加谢里夫。青年土耳其党实行独裁统治，推行土耳其化政

策，激发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侯赛因希望在英国支持下建立一个独立

的阿拉伯国家。1915 年 3 月，侯赛因第三子费萨尔与英国签署 《大马士革议

定书》，英国承认阿拉伯人独立，二者建立防御同盟。① 1915 年 7 月 14 日至
1916 年 3 月 10 日，谢里夫侯赛因与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围绕
《大马士革议定书》连通 5 封信件，史称 《麦克马洪 －侯赛因通信》，前者要

求阿拉伯国家独立，而后者仅是笼统地许诺，避而不谈版图问题。第一次世

界大战后，英国违背昔日承认阿拉伯人独立的承诺，占领阿拉伯人领土。

1918 年 9 月 30 日，英、法签订了关于阿拉伯东方占领制度的协定，对被占阿

拉伯领土的民政管理进行分割: 包括大马士革在内的东叙利亚和约旦归费萨

尔管理; 而 1919 年的巴黎和会又以“委任托管”的方式将英、法占领阿拉伯

土地“合法化”。1919 年 6 月，叙利亚地区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代表

在大马士革召开国民大会，要求承认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叙利亚为主权国家。

1919 年 11 月，叙利亚大马士革东部行政区成立 “国防人民委员会”，由 250

名代表组成。12 月 10 日，根据该委员会的提议，宣告成立叙利亚第一届民族

政府。1920 年 3 月，叙利亚召开第二届国民大会，叙利亚宣告成立，并推选

费萨尔为国王。

约旦内源型国家建构的主体是费萨尔民族政府，内容是它与部落的互动。

在 1921 年外约旦建国前夕，约旦民众以部落为基本单位生养作息，遵循部落

的价值观和社会习俗。② 部落通过建立政治联盟控制土地和水源，进行耕种和

放牧。部落民按照习俗在不同季节进行迁徙，保障成员安全，制定部落内部

规则，解决部落内部矛盾冲突。③

费萨尔政府掌权后与该地区的许多部落谢赫结成了联盟。在阿拉伯大起

义期间，许多部落曾与奥斯曼帝国政府合作，费萨尔对此既往不咎。这些谢

赫利用新政权的宽容政策逐步恢复了自身的地位。胡维塔特部落的哈马德·

本·贾兹，萨克尔部落的米斯卡尔·法伊兹，马贾利部落的鲁法凡·马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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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铁铮: 《阿拉伯国家通史·约旦卷》，商务印书馆，2005 年版，第 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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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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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卡拉克地区基督徒部落首领奥达·卡苏斯都受益于费萨尔的这种宽容政

策，势力逐渐壮大。

费萨尔政府给予部落财政支持，并授予部落谢赫荣誉封号，以赢得他们

的政治忠诚。他授予部落首领为“谢赫之王”，并给予丰厚的薪水。奥达·卡

苏斯在回忆录中写道，当费萨尔邀请卡拉克的显贵们前往大马士革时，他和

鲁法凡·马贾利作为费萨尔的客人在大马士革居住两个半月，受到盛情款

待。① 费萨尔政府还成功调解了多起部落争端。

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崩溃，阿拉伯民族主义已成为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主导

意识形态。在接连目睹英国占领巴勒斯坦和法国进军黎巴嫩后，部落民众渴

望通过费萨尔政府对外约旦进行统治。但费萨尔政府在外约旦的国家建构并

未持续太久，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第一，部落不再支持费萨尔政府。1919 年 12 月 1 日，英国军队撤出叙利

亚后，对阿拉伯政府的财政支持减半，费萨尔政府没有财力补贴外约旦部落。

1920 年 1 月，政府宣布强制征兵，更遭到外约旦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对。费萨

尔要求在大马士革与部落谢赫会面，一些谢赫拒绝费萨尔的邀请。② 自此，外

约旦政府的影响力仅限于少数城镇及其邻近地区，比如萨拉特和安曼。这些

城镇居民害怕游牧部落，不想被它们控制，仍然支持政府。

第二，随着费萨尔政府在外约旦和叙利亚部分地区影响力的减弱，部落

精英借机填补政治真空，并引发部落之间的内斗。部落从当地的村庄和城镇

收取保护费。强大的部落努力扩大它们的领土，而小部落和定居部落希望依

靠强大的盟友来保障他们的安全。

第三，外部力量的干预促使部落保持独立和自治。通过获得一个或多个

外部势力的支持，部落首领的收入来源日渐多样化，同时增强了他们在该地

区的个人权威。在地区政治前景尚不明朗之时，这些部落避免自己选边站队，

希望与该地区发挥作用的诸多国家均保持良好关系。当时最活跃的是法国人，

他们试图通过资助部落谢赫，来破坏费萨尔政权。犹太复国主义者担心部落

袭击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定居点，因此也会支付给部落谢赫一定的钱款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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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gene L. Ｒogan，Frontiers of the State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Transjordan，1850 －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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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因素削弱了费萨尔政府在外约旦的作用，面对费萨尔政府控制力的

大幅减弱，外约旦地区陷入无政府状态，约旦内源型国家构建以失败而告终。

部落与英国委任统治当局的政治角力

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国家建构等同于国家能力的建设，国家建构的方

式主要依靠“外部行动者”，即外源型国家建构。① 尽管福山提出的外源型国

家建构思想是针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发展中国家，但这一概念用于约旦

国家建构实践也颇有启发意义。约旦内源型国家建构失败后，则进入了外源

型国家建构阶段。外源型国家建构的 “外部行动者”是英国，内容则是英国

与部落的阶段性互动。

(一) 第一阶段: 提出塞缪尔计划

赫伯特·塞缪尔是英国政府派驻的巴勒斯坦事务高级专员， “塞缪尔计

划”是英国占领并直接管理外约旦的计划，得到了一些外约旦部落的支持。

随着费萨尔政府的倒台，英国担心法国在控制叙利亚局势后转而对英国势力

范围内的叙利亚领土产生兴趣，同时也忌惮外约旦地区的乱局会蔓延到巴勒

斯坦。② 部落谢赫意识到，费萨尔政府垮台后，英国人会在各种利益博弈中发

挥关键作用。许多部落谢赫前去耶路撒冷与塞缪尔会面，有些部落成员甚至

提议英国在外约旦建立政府，进行直接统治。③

由于部落谢赫的支持，塞缪尔乐观地预计英国占领外约旦将受到所有外

约旦人的欢迎，因此他产生了两种设想: 一是只需动用极少的军事力量就能

占领和管理整个外约旦; 二是只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税收制度，外约旦就可以

实现自我供养。一旦留出了外约旦行政当局的开支，相当大的盈余将足以资

助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④ 但由于外约旦在英国中东战略上的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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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当局否定了塞缪尔占领外约旦的提议，授权塞缪尔派遣四到五名英国官

员，帮助当地人建立地方政府。
(二) 第二阶段: 召开萨拉特会议

1920 年 8 月，塞缪尔在萨拉特召开会议，与外约旦的许多知名人士会面。

塞缪尔表示，英国将设法帮助他们建立地方政府，巴勒斯坦行政当局不会直

接控制外约旦，英方也无意征募或解除部落武装。① 他以为英国的计划将在外
约旦受到广泛支持，但实际上大部分部落谢赫并未出席会议，他们对塞缪尔

的提议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英国人对外约旦政治形势的误判，源于英国官员和当地部落谢赫之间巨

大的文化差异，而这种文化差异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英国官员在报告和私

人信件中，反复强调外约旦部落谢赫对他们的亲切态度，认为这是对英国政

府的无条件支持。实际上，在阿拉伯礼仪文化体系中，对客人的尊重和礼貌
并不意味着政治上认同或支持。② 那些强大的游牧部落大多不希望英国对外约

旦事务过度参与。③ 而那些主动接触他们的谢赫并非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精英。

他们接近英国人，正是因为他们无法遏制实力更强的竞争对手对领地的侵蚀，

希望提升自己在部落中的地位。④ 这些谢赫缺乏自己的军事力量，担心出现权
力真空，只要部落能落得一定程度的自治，他们欢迎任何政府的统治。
(三) 第三阶段: 成立地方政府

萨拉特会议之后，英国派遣了 6 名官员在外约旦试图建立 3 个地方政府，

但均未能实现预期目标。

第一个是阿杰隆地方政府。部落谢赫对英国人的热情使英国误解为谢赫
们接受了英方的条件，着手组建地方政府。但仅仅几天之后，库拉、巴尼·

库阿伊德、贾巴尔·卡伊伦和杰拉什的谢赫纷纷要求自治。⑤ 英国官员随之采

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同意了他们的要求。随之，以部落谢赫为基础，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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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地区成立了一系列地方政府。部落谢赫在约旦政治舞台上冉冉升起，成为

本地区耀眼的政治领袖。

第二个是拜勒卡地方政府。拜勒卡位于外约旦中部，是游牧部落或半游

牧部落地区。英国人自负地认为他们可以与这些部落达成共识。与其他地区

相比，拜勒卡地方政府利用了费萨尔时代遗留下来的基础设施，表现出高度

的延续性。实际上，英国人在此建立政府，不得不对付地区内几个最强大的

游牧部落。在当地最具影响力的是阿德旺部落和萨克尔部落，他们对英国所

建立的地方政府持截然不同的态度。阿德旺部落支持英国，他们需要依靠外

部力量，防止萨克尔人侵占他们的领土，以确保他们在地区内的领导地位。

萨克尔部落的态度则与之相反，他们对自己的实力充满信心，觉得没有必要

寻求英国的支持，转而寻求一条更独立甚至对抗的路线。① 部落之间的矛盾和

不合作使得地方政府难以有效运作，更无法控制地区局势。

第三个是卡拉克地方政府。该政府与当地的部落谢赫达成了一种有效的

合作，地方政府发挥了稳定局势的作用。然而，当政府开始征税，部落谢赫

们则展开暴力对抗，他们拒绝纳税，南部城镇塔菲拉很快实现自治。

局势的变化使英国人意识到通过建立地方政府来管理外约旦是不可能的。

法国也在向英国施压，要求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控制外约旦局势，并清查

在外约旦避难的叙利亚流亡者，否则法国将进行武力干预。② 1920 年 11 月，

阿卜杜拉·本·侯赛因抵达外约旦，意味着约旦外源型国家建构的失败。

约旦国家建构经历了内源型和外源型的历史变迁，尽管失败了，但对现

代约旦国家建构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相关行政管理机构的建立，虽然未

能有效运转，但为阿卜杜拉政府治理国家打下了基础，这些政治制度、经济

体系与社会结构成为后来外约旦埃米尔国的核心与基础。

部落与半独立的阿卜杜拉政府的互动

从内源型国家建构到外源型国家建构，都没有完成约旦国家建构的历史

任务，约旦国家建构进入了第三阶段: 内外力量竞逐与合作下的国家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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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英国和以阿卜杜拉为首的阿拉伯部落精英之间的合作、较量与博弈。

阿卜杜拉是谢里夫·侯赛因的次子，他与父亲一样，渴望在地区内建立

独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1920 年 11 月，阿卜杜拉来到了外约旦边城马安。阿

卜杜拉抵达外约旦的消息一经传出，各方均开始采取行动。法国担心阿卜杜

拉的到来影响法国在叙利亚的管理，引起阿拉伯人与法方的敌对，因此法国

敦促英国尽快武力占领约旦。英国对此十分紧张，本打算继续深入自己在这

一地区的影响，最终将外约旦纳入巴勒斯坦政府的管辖范围，阿卜杜拉的到

来势必会有碍这一计划。① 外约旦地区的部落谢赫和民族主义者却对阿卜杜拉

表现得很积极，这些人清楚英国人的想法，因此，部落和民族主义者对阿卜

杜拉提供支持，这成为阿卜杜拉日后掌权的基础。②

1921 年 3 月，以英国殖民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为首的英国殖民行政长官

在开罗召开会议，会后丘吉尔与阿卜杜拉在耶路撒冷会面。阿卜杜拉提出希

望将巴勒斯坦和外约旦合并，置于同一位阿拉伯国王的领导下; 或者将伊拉

克和外约旦进行合并。这两个提议均被丘吉尔回绝。③ 丘吉尔允诺英国不会在

外约旦驻军，而是将外约旦交由阿卜杜拉统治，英国每年向阿卜杜拉提供津

贴。阿卜杜拉则需要承认英国在外约旦的权力，并接受英国的援助，自此英

国确立了对外约旦的委任统治。

外约旦地区既不像巴勒斯坦具有鲜明的战略意义，也不像伊拉克拥有丰

富的石油资源，因此英国并没有过多重视这片土地。阿卜杜拉解散了由英国

人成立的地方政府，并于 1921 年 4 月 11 日组建了第一届政府。但阿卜杜拉对

政府的日常管理不感兴趣，其施政重点是处理与部落的关系。

第一，与部落谢赫建立亲密关系。阿卜杜拉特别注意与强大的游牧部落

建立并保持联盟关系。为此他将部落事务从中央政府的管理下独立出来，由

他本人或由他的表兄沙克尔·本·扎伊德所领导的部落事务部进行管理。其

结果是在外约旦出现了两种几乎完全不同的政府模式。游牧或半游牧部落处

于阿卜杜拉的个人统治之下，成为阿卜杜拉政府的合作伙伴。定居人口则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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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方式由中央政府控制。①

事实证明，阿卜杜拉改善与部落谢赫亲善关系取得的效果十分明显。外

约旦主要以部落为组织单位，还没有经历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通过

获得部落谢赫的支持和合作，阿卜杜拉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整个国家。每一

个村庄、城镇或部落地区的路边石碑上，部落谢赫的名字都赫然在目。② 阿卜

杜拉之所以依靠部落，一是他本身的军事力量不足，迫使他不得不依靠部落

的军事实力; 二是为了抵御外来威胁，如 1922 年以来瓦哈比运动的渗透。

第二，通过“国家计划”，引导部落定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国

在中东地区竞相角逐利益。约旦部落地区的社会生态遭到破坏，畜牧业产量

严重下滑，部落经济的脆弱性暴露无遗。③ 尽管建国初期阿卜杜拉成功使部落

谢赫们宣誓效忠，但国家对部落的控制仍然极为有限。1921 年新建立的外约

旦埃米尔国完全以部落作为社会基础，部落因素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1931 年，阿卜杜拉发起“国家计划”的目的是引导部落从游牧生活向定居生

活过渡。具体措施包括: 一是鼓励部落人口改变原有的生活习惯。④ 二是外约

旦政府为贝都因人提供流动学校，医疗服务，并且在部落驻地附近挖掘水源，

确保部落民众的淡水供应。三是协助部落首领将土地划归个人耕种，同时分

发种子，组织农业专家现场传授部落牧民农耕技巧。通过这些手段，部落内

部聚集地出现了一些村落，在政府的扶持下，部落民在取水点附近建房定

居。⑤ 四是通过登记地籍，将土地交付给农民，实现土地私有化，吸引大批部

落人口定居。通过上述措施，土地所有权开始被视为社会权力和财富的来源，

但土地所有权并不一定会削弱部落主义。⑥ 自此，外约旦政府有效地将部落游

牧经济转型为定居农业经济，部落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有效力量。

第三，依靠部落军队，打击瓦哈比伊赫万运动的扩张。1922 年夏，沙特

阿拉伯的瓦哈比伊赫万军队推进至外约旦与沙特的边界，直接威胁外约旦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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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部落的利益与国家稳定，对新生的阿卜杜拉政府构成巨大的军事挑战。① 一

方面，外约旦军事力量规模太小，力量太弱，仅有一支警察部队，用来收缴

税收和维持社会秩序。因此，政府不得不依靠部落的军事支持。另一方面，

游牧部落并非伊赫万的对手，他们需要并恳求政府的帮助，并希望政府可以

获得英国的支持。由此产生了外约旦中央政府与几个大部落，尤其是萨克尔

和胡维塔特部落、鲁瓦拉部落之间的亲密合作。阿卜杜拉动员各部落阻止沙

特阿拉伯的渗透，这标志着部落开始主动融入国家，有益于国家建构。②

1922 年 8 月，一支瓦哈比军队袭击了安曼以南 12 英里 ( 约合 19. 3 公里)

的两个萨克尔部落村庄。经过两天鏖战，在哈迪德部落的帮助下，萨克尔人
击败了袭击者。1926 年 2 月，伊赫万对外约旦发动了更猛烈的进攻，他们派

遣 4 000 人前往安曼袭击萨克尔和拜勒卡部落的村庄。在英国皇家空军飞机和

装甲车的配合下，伊赫万被击败。由于萨克尔部落是瓦哈比伊赫万军队进攻

的主要目标，而且他们控制了首都安曼周围地区的安全工作，因而成为建国

初期约旦军队的主体部分。③ 在阿卜杜拉执政的最初几年，十分依赖萨克尔部

落的军事支持。作为回报，阿卜杜拉政府赐给谢赫米斯卡尔大量封地，并大

幅减免萨克尔部落的税收。

阿卜杜拉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两手策略对付部落。一方面，他依赖

一些势力较大的游牧部落，尤其是萨克尔部落。阿卜杜拉从强大的部落联盟
中选拔官员，帮助维持这些部落的优势地位，从而获得大部落的稳定支持，

维持部落和中央的权力平衡。④ 另一方面，他对反政府的部落恩威并施。1921

年，阿杰隆地区发生库拉起义。起因是当地舒赖迪家族 ( Shuraydi family) 所

在的部落拒绝被划归入伊尔比德省，拒绝纳税。在武力镇压失败后，阿卜杜

拉通过与舒赖迪家族谈判，最终化解了危机，平息了叛乱。1923 年，约旦发

生阿德旺部落起义，起义由部落首领艾布·阿德旺 ( AbuAdwan) 领导。起义

原因是这支部落居住在首都安曼附近，时常与萨克尔部落发生冲突。但阿卜

杜拉屡次站在萨克尔一方，因为二者相比，萨克尔部落更加强大，加之萨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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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部落捍卫着外约旦，抵御沙特的伊赫万运动的挑衅，故而萨克尔在阿卜杜

拉的扶持下得到了更多土地，但纳税更少，这使阿德旺部落倍感威胁。阿德

旺部落揭竿而起，要求减轻赋税，否则将推翻阿卜杜拉的埃米尔之位。最终

这场起义在英国的协助下遭到镇压。

部落整合与约旦的独立建国

约旦国家建构的第三阶段———内外力量合作与竞逐下的国家建构分为两

个时期: 即第一时期: 以阿卜杜拉政权为主，英国为辅。但阿卜杜拉扶植当

地大部落的政策，不仅加剧了部落间的不平衡，大部落得到政府的重视，授

予高官且减免税赋。① 这样有失公允的做法招来了英国的反对。② 至此，约旦

内外力量合作与竞逐下的国家建构进入第二时期: 即英国为主，阿卜杜拉政

权为辅。在英国看来，部落起义对阿卜杜拉政府的威胁，损害了英国在外约

旦的利益。英国开始绕过阿卜杜拉，在部落问题上采取行动。

英国不希望阿卜杜拉与部落的关系过于亲密，但也不希望部落威胁阿卜

杜拉在外约旦的地位，甚至认为部落是未来国家稳定的直接威胁。换言之，

他们希望外约旦成为一个立法系统完善，行政高效的国家。③ 英国控制阿卜杜

拉政府的所有开支并重组了行政系统，取消了部落事务部。这样一来，阿卜

杜拉无法通过减税或增加财政补助的方式拉拢部落。

当时的阿拉伯军团长官皮克主张，外约旦应该开展定居农业，而非继续

推崇游牧部落。皮克的政策聚焦于外约旦与巴勒斯坦附近的农耕区，这里承

担着国家最沉重的赋税任务，而与其毗邻的东部靠近汉志铁路的部落则可以

实行自治。这一政策本身并不合理，因为人口基数较小的少数群体却承担了

国家的税收基础，他们无法上缴能够满足财政需求的巨大数额，人口更多的

部落可以获得税赋减免，长此以往自然会引起多方的矛盾。

皮克想要建立一支主要由农耕人口组成的军队，这支军队将能够应对部

落对国家法律的挑战。他还在外约旦与叙利亚和沙特边境建立了一支外约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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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防武装，这支部队负责保卫约旦边境的安全。皮克的行为使边境地区的部

落感到自己逐渐被架空，不再受信任，因而他们开始想要改投沙特阵营。已

经建立的两支武装都未能收到理想的效果，更无法有效管控边境，最终还是

需要依靠部落的力量。皮克将贝都因部落成员排除在国家建构之外，从而使

得国家失去了一支重要的支持力量。这种政策阻碍了人口占多数的部落对国

家事务进行有效参与。

1930 年，英国政府把约翰·格拉布从伊拉克调至外约旦，从而改变了皮

克的部落政策。格拉布抵达外约旦后的两年间，他采取措施逐步平息约旦部

落内乱，恢复社会稳定局面。第一，取悦并赢得部落的信任。具体措施: 一

是将皮克组建的外约旦边防武装调离沙漠，使当地部落不再受到监管，初步

取得了部落的信任。二是结束皮克将部落人口排除在武装部队之外的做法，

着手建立一个由部落人口组成的武装力量，这就是著名的阿拉伯军团。而建

立这支武装的目的是与部落合作，让部落感觉被政府信任。此外，格拉布精

通阿拉伯语，对游牧生活有丰富的知识，他甚至常居在胡维塔特部落，并且

将自己的财物分给部落居民，以缓解他们的物质短缺。

第二，招募部落成员成立阿拉伯军团沙漠巡逻队。这支军团成立于 1931

年 2 月，当时有 20 人报名参加，并由伊拉克警察训练。格拉布随后搬到萨克

尔部落领地，几个月后他成功地招募了 90 名士兵。不久，要求加入阿拉伯军

团的士兵人数就超过了所需人数。沙漠巡逻队对部落成员很有吸引力，部落

所推崇的战士精神在军队中得到了体现。部落士兵进行突袭训练，纪律严明、

勇于作战。① 军团薪饷较高。一个士兵的月薪近 5 英镑，在饥馑之年足以维持

整个家庭开支。到 1931 年中期，格拉布的军团已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沙漠巡逻队的机动性很强，拥有汽车、骆驼、现代武器。

第三，开通部落与国家融合的渠道。随着格拉布与各个部落之间建立联

系，阿卜杜拉埃米尔不再是部落获得经济援助、就业支持和教育资源的唯一

保障，从而削弱了阿卜杜拉在部落事务中的影响。② 格拉布自己成了国家与部

落之间的中间人，得到了部落的肯定。③ 阿拉伯军团吸纳了大量部落人口，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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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输国家主义意识，部落逐步纳入中央的行政控制之中，支持国家发展。与

之相呼应，部落也有了与政府进行对话、获得生存资源的渠道，改变了国家

发展威胁部落生计的传统观点。①

外约旦在阿卜杜拉和英国的双重治理下已经具有了现代国家体系的特征，

但由于英国委任统治仍未废除，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主权国家。作

为哈希姆家族的一员，阿卜杜拉在阿拉伯大起义时的政治抱负一直植根于心

中。② 因此，他多次向英国提出约旦独立的请求。1946 年 5 月 25 日，外约旦
正式宣告独立，并更名为外约旦哈希姆王国，阿卜杜拉的头衔由埃米尔变为

国王。刚刚独立的外约旦王国十分脆弱，外部环境的和谐与国内局势的平衡

很快被巴勒斯坦地区的事态发展所打破。一直以来，阿卜杜拉国王都有意

将巴勒斯坦的部分领土纳入自己的王国。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外约旦成功

兼并了约旦河西岸地区，并控制了耶路撒冷老城。1950 年 4 月，外约旦正

式宣布兼并约旦河西岸地区，更改国名为 “约旦哈希姆王国”。约旦河西岸
地区被兼并后，巴勒斯坦人大量涌入约旦，对地区政治生态和国际关系产

生了深刻的影响。外约旦国家独立和兼并约旦河西岸标志着约旦国家建构

初步完成。

部落与约旦国家建构的双向影响

自从 1921 年外约旦建国以来，约旦政治体系就将哈希姆家族和部落紧密
相连。这种共生关系为约旦的国家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社会支持，并且在后殖

民时代确保了约旦的稳定。③ 这个所谓的 “人造国家”，在从落后的游牧国度

发展成为具有现代国家意义上的君主制王国过程中，部落始终在其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

(一) 部落对约旦国家建构的影响

第一，部落推动约旦完成国家建构。部落自发参与国家建构，最终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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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内源力量。在部落的引导下，部落民众逐渐融入国家机器，

支持统治家族并接受其政治秩序。在这一过程中，约旦国家对部落的整合过

程是在相对低水平的暴力或胁迫下实现的，部落与国家建构形成了明确的利

益关系。约旦国王一直想把这个国家塑造为一个大家庭。哈希姆家族作为约

旦大家庭之首，约旦人的身份认同始终围绕着他们而建构起来。由于哈希姆

家族成员不多，而且很少有人担任高阶政府官员或军事职务，因此约旦实际

上是由哈希姆家族和部落组成的联盟政治。① 部落一方面推动着约旦国家建构

的完成，另一方面推动着政治进程的完善。

第二，部落对约旦建构具有政治稳定作用。约旦的政治体系以各个部落

家族的共生关系为基础，这些部落效忠哈希姆家族，与哈希姆家族利益相通。

作为各部落的谢赫，他们渴望在政府部门获得更高的官职，与国王建立更密

切的私人关系，并由此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② 他们作为政府和部落民众之间

的媒介，进一步扩展了自己在部落和国家层面的影响。这些部落谢赫与哈希

姆家族之间的政治联盟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约旦国家的政治稳定。在面对建

国后的种种复杂挑战时，部落谢赫带领族人始终站在王权一侧，使约旦在政

治变革中平稳向前。

第三，部落的存在也妨碍了约旦国家建构的平衡发展。部落首领代表各

自部落，展开相互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分配不均，约旦政治也

具有部落政治的特点。约旦的政治系统具有明显的循环性，各个家族在权力

结构中实行轮转。一方面，它可以防止一个家族或部落过分壮大，威胁到哈

希姆家族的统治。另一方面，可使各个家族都能参与国家政治进程。因此，

即使部落首领费萨尔·法伊兹推动的政治改革令国王满意，他也不可能在首

相一职留任过久。这种部落间的权力循环使得约旦的政治精英大多来自部落

首领家族，这些家族从建国之初始终地位超群，权柄作为政治资源在家族内

部传承。③ 这种模式无疑造成了政治资源分配严重不均，阻碍了政坛新鲜血液

的流入，其他阶层想要完成阶层进阶难上加难，这也成为约旦部落社会未来

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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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府对部落发展的影响

针对部落存在的问题，约旦政府对部落的政策取向就是削弱部落力量，

防止部落成为国家建构的消解力量。

一方面，约旦国家独立后，政府成为管理社会事务的主体力量，并承担

了昔日部落承担的诸多职能，如提供社会福利，保障秩序和安全，部落的凝

聚力逐渐减弱。① 随着约旦阿拉伯军团的扩大，部落中的优秀分子和部落精英

被军团招募，部落军事力量下降，对政府的威胁随之减少。而从事农业的部

落人口增加，则使部落流动性减弱。② 许多部落民开始独立于部落谋生，在公

共部门为政府工作或长期服役，部落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尽管大多数约旦人
都具有部落的血统，但对于那些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群，或者定居安曼的

人群，部落的影响已经日益削弱。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依旧能在生活中

体会到部落的影响，但对部落忠诚不再是日常生活的核心。青年一代大多生

活在城镇，接受过现代教育，大都市现代生活稀释了他们的贝都因特性，削

弱了他们对部落的忠诚度。③

另一方面，约旦政府鼓励部落定居的政策极大地改变了部落社会结构。

随着经济的发展，外约旦出现了许多新兴城市，越来越多的部落人口开始向

城市定居，原有的安曼、萨拉特、卡拉克、伊尔比德等城市的规模日渐扩大。

这些部落人口改变了固有的 “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开始参与农业生产，

由游牧民变为定居农民，通过温和的方式鼓励部落人口定居，推动了城市化

发展。④ 约旦政府依然向部落提供财政支持。随着国家发展进程的加快，政府

安居工程等政策的影响，去部落化进程一直在约旦推进，但部落认同始终是

维系约旦国家凝聚力的重要一环。显然，去部落化进程打破了原有对国家资

源和权力分配的既定模式，影响着部落认同的存在。

(三) 部落与政府的互动合作

约旦政府的相关措施消除了部落对国家建构的消极因素，约旦国家治理

与部落之间实现了良性的互动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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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部落的支持下，约旦实现了王权的平稳过渡。1951 年阿卜杜拉

去世后，其子塔拉勒顺利继位。但塔拉勒身体状况一直不佳，让位于儿子侯

赛因。1953 年 5 月 2 日，侯赛因加冕，自此现代约旦掀开了历史发展的新篇

章。为了追求国家统一，侯赛因试图在 “大约旦”的国家规划内，将巴勒斯

坦人纳入约旦的国家框架，① 但是许多巴勒斯坦人拒绝成为忠诚的约旦公民。

实际上，尽管巴勒斯坦人在约旦人口中占大多数，但他们并未能真正撼动约

旦国家的根本走向。在约旦的政治发展中，部落逐步被纳入国家系统，始终

是支持王权、维护政局稳定的骨干力量。侯赛因国王积极利用 “皇家法庭”

作为联系王权和贝都因部落的政治纽带，确保部落的忠诚。② 皇家法庭只受国

王支配，宪法没有提及该机构，也无须对议会负责，没有官方的行政权，它

在国王与内阁之间起着调节作用，有时会扮演影子内阁的角色。皇家法庭作

为一个以顾问身份存在的执行委员会，由国王最信任的政治人物组成，这些

人往往身居高位，大多来自部落，代表了部落力量对君主的忠诚，同时也增

强了部落在政治进程中的影响力。皇家法庭设置了部落委员会，其任务是联

系国王和贝都因人，并鼓励部落对国家建设建言献策。③ 因此，在使部落人口

依赖于国家机构的同时，侯赛因国王能够赢得部落支持，确保自己在政治治

理中处于优势地位。

第二，部落传统成为约旦统治者治国方略的考量因素。当侯赛因国王与

部落民众打交道时，他的个人魅力突出表现出来。国王的平易近人符合部落

的传统。④ 在侯赛因国王登基后，他和家族成员一起周游全国，以贝都因人特

有的方式升起国旗。在他统治期间，部落谢赫和他们的请愿书可以通过皇家

法庭的部落委员会直接上呈给国王。国王还经常访问约旦的偏远地区。侯赛

因国王在自传中这样描述对部落的访问: “我热切地盼望着定期到沙漠去访问

我的部落。那是多么不同的生活啊! 我是他们的国王，但和他们在一起我并

不感到孤独，觉得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对他们来说，我就是 ‘侯赛因’。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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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礼仪是贝都因人的礼仪，他们的生活基于三个概念———荣誉、勇气和好

客。我想我会特别留意贝都因人需要的任何东西，贝都因人认为我是他们部

落的首领。”① 部落力量在国家与国王之间起到了 “安全阀”的作用，这有助

于约旦君主政体的存续。

第三，部落力量构成了国家军队的核心，也是捍卫王权的忠诚力量。自

阿拉伯军团建立后，军队一直以来都是政权的主要支柱。在外约旦时期，英

国长官格拉布大举从部落征兵，将部落人口凝聚在一起，并充分利用贝都因

人的部落忠诚、勇于牺牲以及不畏艰苦的优点，因势利导，极大提升了军队

的战斗力。格拉布通过现代化军事训练的方式将服役的部落人口一代代发展
为国家的军事政治精英，增强了军队的纪律性、原则性，使这些贝都因人改

变了部落意识，完成了社会阶层的蜕变。从外约旦时期开始，部落成员始终

是约旦军队中的基石，为军队源源不断的输送着新鲜血液和有生力量。部落

成员可以通过军功而得到擢升，且福利丰厚。约旦军队中的高阶军官大部分

都有部落背景，身后有部落支持，如势力较强的萨克尔部落、胡维塔特部落、

索罕部落、沙马尔部落等。

实际上，委任统治结束后约旦军队仍然由格拉布指挥，在联合防御委员

会的支持下受英方操控。1955 年，英国对约旦施加压力，要求约旦加入巴格

达条约，反对英国委任统治成为约旦军队的焦点。格拉布存在成为约旦对英
国依赖的象征，也是国王的政治负担，民众对此不满，要求军队 “阿拉伯化”

的呼声日益高涨。② 1956 年格拉布被解职，一批年轻军官得到擢升，他们受

到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的驱使，企图发动政变，颠覆君主制。③ 但部落力量不

参与政变，积极维护王权，迅速稳定了局势。在政变后，侯赛因国王依靠部

落的支持，成为军队的真正领袖。在扩充后的军队中，精锐部队和指挥权基

本上属于部落。在危急情况下，由哈希姆家族的成员负责，国王本人则与精

锐部队保持密切联系。④ 这些部落力量对约旦政权绝对忠诚，防止并威慑对国

家权威的任何挑战力量，保护政权和国家免受内外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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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论

约旦国家建构先后经历了外源型、内源型和内外力量竞逐下国家建构的

历程。在此期间，部落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既是巩固约旦国家建构的凝

合剂，也是消解国家建构的生力军，关键在于约旦国家与部落之间逻辑互动

的方式和程度。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在约旦也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应。2011 年

1 月 9 日，约旦国民艾哈迈德·马塔里纳 ( Ahmad Matarnah) 在约旦阿卜杜拉

二世国王王宫前自焚，声称自己难以维持家庭生计，以此抗议。民众群情激

愤，第一次开始批评阿卜杜拉二世的统治，约旦哈希姆君主制王朝的政治稳

定面临着挑战。① 从国家建构视角看，上述事件体现了约旦国家能力强弱以及

部落与国家整合的成败问题。

尽管 1999 年上台时，阿卜杜拉二世承诺进行政治改革，但其权力基础仍

然是以部落忠诚作为统治基础的。约旦退役将军阿里·哈巴什内明确表示:

“约旦的部落是这个国家的捍卫者，如果这些部落放弃这一角色，约旦将岌岌

可危。”② 部落不仅反对国王的妻子拉尼亚王后插手政府事务，而且多次批评现

政权的社会经济政策。一些部落谢赫对国王推动国有资产私有化，鼓励自由主

义经济政策感到不满。他们担心政府在边远地区的支出减少，公共部门无力吸

收过剩的部落劳动力，部落与王室的亲密度降低，最终影响自身特权阶层的地

位。在阿拉伯变局发生后，约旦境内的大部落诸如萨克尔部落、哈桑部落等与

王室之间的利益捆绑更为紧密。因此，这些部落谢赫即使与国王意见相左，也

不会轻易放弃与国王的合作关系。他们的个人发展和家族荣耀与王权的稳固息

息相关，部落的支持仍然是维持约旦政治秩序的重要基础，政治整合的关键所

在，更是国家能力强弱的决定力量。

总之，约旦每每出现政局失衡，都需要依靠以部落首领为首的政治力量来

稳定局面。这些部落首领将家族财富与哈希姆家族紧密相连，他们关系着约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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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顺发展，也为国家的繁荣竭力付出。换言之，约旦部落和国家之间已经构

建成一种共荣共生、相互扶持的逻辑关系，并最终形塑着约旦的国家建构。

Tribal Issues and Their Influence in the
State － building of Jordan

Han Zhibin ＆ Xue Yifan

Abstract: The State － building of Jordan has its own uniqueness，and it has

experienced the endogenous state － building －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ribes and the

Faysal’s national government，the external state － building － the political wrestling of

the tribes and the British mandate，and the state － building under th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orces －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Britain

and the Arab tribal elites headed by Abdullah. During the course of state － building，the

tribes have alway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ribes are not only glutinous reagents for the

consolidation of Jordan’s state － building，but also new forces for dissolving Jordan’s

state － building. The key lies in the way and the degree of logic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Jordanian state and the tribes. Because the Jordanian tribes are numerous and difficult to

control，tribal conflicts continue all the time，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is complex. How

to integrate tribal power，reconcile tribal interests，promote tribal acceptance and self －

identity of the country has become an insurmountable problem in Jordan’s

state － building. Whenever Jordan’s political situation is unbalanced，it is necessary to

rely on the political forces headed by tribal leaders to stabilize. These tribal leaders

closely linked their family wealth to the Hashemites，which is related to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Jordan and the efforts of the country’s prosperity. In other words，the

Jordanian tribes and the state gradually form a logical relationship of symbiosis and

mutual support，and continue to shape the state － building of Jordan.

Key Words: State － building; Jordan; Tribe; The Hashem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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